
12
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缪佳祎 版式设计 丁页

ZHOUSHAN EVENING NEWS

悦读

重 点 推 荐

晚饭过后，长长的躺椅搬

到了院子里。父亲摇着蒲扇，慢

悠悠地讲着《西游记》。我仰面

躺着，数着天上的星星，想象着

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过十万八
千里的模样。蚊子嗡嗡地绕着
脚边飞，母亲便点燃艾草，袅袅

的青烟里，故事显得愈发令人

陶醉。蝉鸣声渐渐低了下去，蛐

蛐的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在为

父亲的故事加上轻声的伴奏。

偶尔有萤火虫飞过，我总疑心

那就是故事里的小精灵。

在我小时候，书对我来说

还是稀罕物。记得有一次，从同

学那里借来一本《一千零一

夜》。记得那本书的封面已经破
损，书页还有点褪色泛黄，边角

都卷了起来，却是我最珍贵的

宝贝。我小心翼翼地翻动每一

页，生怕弄坏了要赔。书中的插

图是黑白的，但在我眼中，却比

彩色的还要绚丽。我躲在被窝

里，打着手电筒，一夜未眠地读

完。第二天上课时，眼睛熬得通

红，同学都说我像一只小白兔，

我的心里却是甜滋滋的。那些

故事像一颗颗种子，悄悄埋进

了我的心田。山鲁佐德、辛巴

达、阿里巴巴，这些形象在我脑

海中栩栩如生，仿佛就生活在

我的身边。

后来，我又陆续借到了一
些书。《红楼梦》是从邻居家借

来的，厚厚的三大本，我用了整

整一个暑假才读完。虽然里面

有很多诗词看不太懂，但大观

园里的故事却让我着迷。我常

常坐在院子里的香樟树下，一

读就是一个下午。树叶的影子

投在书页上，随风轻轻晃动，仿

佛也在阅读。有时候读得入神，

连母亲喊我吃饭都听不见。

儿子出生后，我也学着父

亲的样子，每晚给他讲故事。只

是不再需要摇蒲扇驱蚊，空调

的凉风轻轻吹着；不必再打手

电筒，柔和的床头灯照亮书页。

儿子最爱听《小王子》，每每听

到狐狸说的被驯养的那段话，

他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他会

问：“爸爸，我们是不是也互相
驯服了？”我便笑着点头，心里

暖暖的。有时候，他会把故事里

的情节画下来，虽然画得歪歪

扭扭，但那份童真却让我感动。

记得儿子4岁那年，我给他

读《彼得兔》。他听得入神，第二

天非要我带着他去公园找彼得
兔。我们在草地上找了很久，没

有找到彼得兔，却在一户农民

家里发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白
兔。儿子兴奋地跳了起来，说：

“爸爸，这就是彼得兔的表哥！”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童年的
自己，那个相信故事里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孩子。

等儿子上学以后，每个周

末我们都会去图书馆。儿子自

己挑选喜欢的书，有时是科普

绘本，有时是童话故事。回家的

路上，他会叽叽喳喳地给我讲
述书里的内容。阳光透过梧桐

树叶洒下来，在他兴奋的小脸
上跳跃，恍如当年父亲蒲扇摇
动的光影。有时候，我们会坐在

图书馆的角落里，各自捧着一

本书，静静地阅读。偶尔抬头，

看到儿子专注的侧脸，我会想

起自己小时候躲在被窝里看书
的情景。

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从

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儿子说，

这些书就像一级级台阶，他要

踩着它们，去够天上的星星。我

笑着摸摸他的小脑袋，想起那

个躺在躺椅上数星星的自己。

时光流转，唯有书香永恒，在一

代代人之间静静流淌。

儿子年龄稍微大一点，开

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我们一

起读《史记》，他特别喜欢项羽

的故事。有一次，他问我：“爸

爸，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

会不会不一样？”我惊讶于他

的思考，便和他讨论起秦朝末

年的时局、人物的个性和命
运、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看着

他在书海中探索、思考，我感

到无比欣慰。

有一年，儿子参加了学校
的朗诵比赛。他选择了朱自清
的《背影》。当他站在台上，用稚

嫩却真挚的声音朗诵时，我的

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仿佛看

到了文化的传承，看到了文字

的力量。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每周

五晚上是“家庭读书会”。我们

会轮流推荐一本书，然后一起

交流探讨。有时候是儿子推荐

的科普读物，有时候是我推荐
的名著，有时候是妻子推荐的
散文集。这个小小的仪式，让我

们的心靠得更近。记得有一次，

儿子推荐了《夏洛的网》，我们

三个人一起阅读，一起哭泣，一

起欢笑。那一刻，我深深体会

到，读书不仅获取知识力量，更

是传递情感的方式。

书房里，那盏陪伴我们多
年的台灯依然亮着。灯光下，儿

子的身影渐渐长高，书架上的

书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会站

在书房门口，看着儿子专注读

书的背影，想起父亲当年给我
讲故事的情景。时光荏苒，但书

香永存。我知道，这份对书的热

爱，这份对知识的渴求，将会一

直传承下去，就像一条永不干
涸的河流，滋润着一代又一代
人的心田。

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一季播出

五年后，第二季于10月27日至11月1日
在央视CCTV-9播出，读者们跟随韩少
功、张炜、叶兆言、翟永明、刘亮程、莫言6
位作家回到文学现场，追寻文学故乡。

除了莫言，韩少功、张炜、叶兆言、

翟永明、刘亮程都是《文学的故乡》里的

新面孔（第一季嘉宾为莫言、贾平凹、刘

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

“这一次，莫言老师不仅参与了拍
摄，也是《文学的故乡》总顾问。”在新片

播出之际，《文学的故乡》导演张同道接

受了澎湃新闻独家专访，“我们的拍摄

不再限于小说，而是向着戏剧、诗歌、散

文，全文体开拓。”

“总体而言，第二季的拍摄延续了第

一季的特征，镜头跟着作家回到故乡。但

片名是‘文学的故乡’，不是‘作家的故

乡’。这一季远远不止于纪实了，最重要

的是我们想把文学性拍出来。”张同道

说，“诗歌怎么拍？散文怎么拍？我们想用

影像告诉大家，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张同道一直想做一件事，回到文字诞

生时的那个地方，还原文学最初的情境。

去年莫言创作的剧本《鳄鱼》被搬

上舞台。话剧在北京上演之际，张同道

特意请求剧组多留出2小时，让莫言在
《鳄鱼》演出的舞台上讲述剧本《鳄鱼》。

“他摸了摸道具，在场上讲述每一个人
物，你想想这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个场
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让莎士比亚在

《哈姆雷特》演出的舞台上讲述《哈姆雷

特》是怎么创作的。”

“第一季我们也做过一点还原，比

如请莫言老师在《红高粱》写到的小桥

上谈《红高粱》，但这一季我甩开了，大

胆了，想走得更远一点。”

比如刘亮程，当年散文集《一个人

的村庄》横空出世，惊艳众人。“这么一

个来自乡村的写作者，会放羊、割麦、打

铁，给人感觉连个文学师承都没有，那

就是一个孙猴子，砰的一下自己跳出来

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
他来路的痕迹。”

张同道说，他们找来了一辆旧马

车，是刘亮程修好的，修好后再从100
公里外的哈萨克牧民朋友那里借来了
一匹马，镜头就跟着刘亮程自己驾的马
车往沙漠中去。“刘老师沿着玛纳斯河

往沙漠里赶，这就是他从小去沙漠拉柴
的那条路。夕阳把马车和人的影子拉得
悠长悠长，再往前是一片向日葵地。你

可以说这辆马车是生活的马车、文学的

马车，也是哲学的马车。”

到了诗歌，开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
群人在一大片麦田中吃火锅，一边吃

着，一边对诗。“诗歌非常难拍，所以我

们用了一些方法论的思路。在拍翟老师

时，我们有戏剧、有火锅、有太空科学等

各种元素，我们就是想把翟老师身上那

种跨界和生命的张力都表现出来。”张

同道透露，拍到最后，翟老师高兴得不

得了，参与拍摄的诗人朋友则在群里念
叨———什么时候再约一场麦田火锅呢？

此外，《文学的故乡》第二季用到了
动画与实景结合的办法，让文学性更张

扬。比如2017年韩少功在汨罗开过一

次文学研讨会，当年故事里的很多人都
来了，张同道就让《爸爸爸》中的丙崽也

以动画的形象参与其中。“丙崽本来就

是当时的一个真实人物，随着讲述的深

入，丙崽离开自己的位置，蹲在韩少功

座位旁边。韩老师说看到这个画面，他

都很激动。”

剧组还为6位作家每人选了一个动

物，以此表现这个作家：韩少功是凤凰，

张炜是大象，叶兆言是辟邪，翟永明是

羚羊，刘亮程是驴，莫言是鳄鱼。“这次

我们依然以作家自己讲述为主，很少有

解说和旁白，希望给到观众足够的留
白、理解和想象。”

“文学就像一朵花，有温度，有香

味，带着露水，你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

它。影像让更多人触摸到文学，这是我

们重点要做的事情。”张同道说。

注：第二季《文学的故乡》全集可在
央视频观看 据澎湃新闻

《文学的故乡》第二季播出

跟着作家回到故乡，看文学如何发生

书香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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